
l
、了 l

意到东吴厦亡 的 外部 条件
,

它对 东矣 的崩 诚起着促

进 的 f乍用
。

当 东 吴 内部 崩 遣的因素逐渐 成熟时
,

外

部 客观的 形势也起 了变化
,

北 中圃耗曹魏刻于大规

模 的屯 田 后
, “ 敬收数千万解

”
( 晋鲁良货 志 ) 黄

河流域辛心破坏 的生彦
,

得到恢复 与 敬展
,

这就 为北

中 圃政权杭 一全圃 准备了 物臂条件
。

黄河沈域 的樱

济在东漠以前 原较江 南履漫展
,

不过径漠末混战后
,

受到很大 的摧 理
,

现在握过曹魏几 十年来的屯 田 ,

生 座恢复
,

翘 济重趋繁盛
,

再度超过南方
。

南方各

地 虽然趣过东奥开费以后
,

此东藻 以前有了 很大的

巡步
,

达到 “ ⋯ ⋯其野沃
,

其 民辣
,

其财丰
,

其器

利
。 ” ( 注二十 ) 但究 因基礴薄 弱

,

加以 东吴后期

的忽祝生彦
,

所以在 当时的 条件下 还不可 能超越 黄

河 流域
。

同时西 晋 自司 秀炎榷立 九 品中正制度 后
,

世族地主的地 位在法令上 明摧的 彼规定
,

这欲更刺

激 了 北中圃世族地主翘济的黄展
,

这时世族封建翘

济正是 上升癸展 的楷段
,

西晋政权能在法令上拾以

保 障
,

自然 能巡一步的于导手钊 七族地主的支持
。

到三

团 末年
,

北中团在 人 力
、

物 力
_

卜都 已超过了 东吴
。

按三 圃会 要老 20 庶政
_

t: 户 口 条能载
,

魏平 蜀后通 针

户 九十 四万二千 四 百二 十三
,

口 五 百 三 十七 万二 千

八 百 八十一
,

而 东吴特亡 时户 为五
一

l
一

二 万三千
,

吏

三万二千
,

兵二 十三 万
,

男女 口 二 百 三十万
,

米 谷

二 百 八十万解
,

舟 船五 千余艘
。

人 口 的 多少
,

虽 然

井不一定表示 圃家 的强弱 ,

但 多 少也反 映了 双方 力

量的对此
,

如东吴人 口 为二百 三十万
,

而兵士为二十

三 万
, 占十分之一 ; 又蜀亡 时户 口 九十 四万

,

将 士

十万二千
, 占十分之一强

,

由此可 免
,

魏在东吴末

年的武装至少 在五十五万
,

超过东吴 一倍以上
。

从一般的壁 史赞屡规律来着
, 币}:往 总是由趣济

此较癸展的地 区
,

政权此校裕 固的政府来完成杭一

事 巢
,

西晋 政 府在当 时既 然 具备了 这二个条件
,

最

后 自然是由 它来毓一 中团
。

公元二 六 三年
,

委雍平蜀后
,

扰一了 大部 份的 中

团 ,

在翘济
、

军事
、

政 洽各 方面都超过 东吴
, 占据

据对优势
。

公元二八 O 年
,

西晋 命 司 焉 油率 领 树:

镇
、

王呀策
、

王溶 等水 障大 审二 十余万南 下巡 攻东

吴
,

东 奖因 内部的衰弱 和外部敌 人力量的 强大
,

热

注 抵抗
,

孙皓窈瞪 没降
,

东吴诚 亡
。

三三圃分裂 局面

至此宜告拮 束
,

西晋杭 一了 整个的 中团
。

由上 面的叙 述可以 得到这 样一 个桔输
,

仓p北 中

团政权在各 方而 的超 过江 东
,

对东吴 来靓
, 只是 它

诚亡 的外部条 件 ,

而它 内部 的衰弱 腐败才是 减亡 的

根抓 ; 外部司 焉氏 的 力量 只有通 效东吴 内部崩 溃的

因 素才能起作用
。

如果忽砚这一点 来解裸东吴政权

的减亡 都是 不正 榷的
。

注释:

( 一 ) 毛 津 东 : 中团革命与中 国共嵌党 , 毛选卷二第六 一

入 叉
。

( 二 ) 吴 志 孙皓傅注 引普隔 报 称: “ 吴亡 时
,

( 王 ) 滩收

其 团籍 硕州 四
,

邓四 十二
,

棘 兰 百 十兰
,

户 五 十二万
.

三千
,

吏三万 二千
,

兵 二十 三万
,

男 女 口二百 兰十

万
,

来 谷二百八 十万 科
,

舟 船五 千余 艘
,

后 宫 五 千 个

入
。 ” 由 上迷 份料 可 见 吴 亡 时人 口 共二 百三 十万

,

而

官吏
、

军除
、

后 宫 等寄生 者总 数共 二十 六万七 千人
,

根据这 一不 完全 的貌舒
,

平均 八
、

九 个人供 养 一 个 寄

生 者
。

( 兰 ) 吴志 贺邵博
。

( 四 ) 吴志 隆凯 傅
。

( 五 ) 吴志 孙 皓傅 郭
。

( 六 ) 葛洪 : 抱 朴子 吴 失篇
。

( 七 ) 吴志 艾 邵 厚
。

( 八 ) 吴 志 随 凯 傅
。

( 九 ) 〔十 ) ( 十一 ) 吴 忠 贺邵傅
。

( 十二 ) 吴志 苹疑傅
。

( 十 兰 ) 吴志 贺 邵 傅
。

( 十四 ) 吴志 草 聚阵
。

( 卜五 ) 吴令 隆 戴傅
。

( 十六 ) ( 十七 ) ( 十八 ) 吴志 贺邵傅
。

( 十九 ) 吴志 胳扰傅
。

( 二 十 ) 睦机 : 辨亡 瀚
。

一 九五 六 年 入 月

兴 亡 与 奥 巢 生 彦 的 关 条
“ 猛 安 ” “ 裸 克 ” 在 金 朝 兴 亡 中的 作 用

郭 人 另

前 言

在十世 掀到 十 四世耙 中 圃 封建 社会簧 展的隧 史

过程 中
, 愈舰 有三个 文化落后 的民族 — 契丹

、

女

翼
、

蒙古 — 由北 方的苦寒 地 区 ,

先后侵入 到富庶

的 中原地区
,

建立了 泣
、

个
、

元 三 个王朝
。

他们在

程度
_

L对漠族 的征 服 , 虽 有局部或全部的区别 ,

然

皆以 少 数种 人 的力量在漠 族集 居的区域内 建立起毓



治权来
、

各毓治 了 百年之久
。

这固 然是超宋政权的

腐败
,

抬他仍造 成了 有利的 外在条件
,

但其 内在的

决定 性因 案是杭得我 {r日菠 史的人 研究的
。

本文斌先

就女真族所建立的 金朝加 以考查
。

金朝兴起和减亡

的原 因是 很 多的
, 而 女 真族 人对待登类生崔的 重视

与破 坏
,

是 它兴亡 关键 中的 一个主要 因素
。

兹分别

砚 明 于下
:

一
、

金朝 建立前 女 厦族 的 簇巢

坡展状 况
。

女真族最 初是 生活在 松花江流 域的一个游 徙不

定
、

营渔撇 生活的部落
。

它们在未与 遗圃 接触的很

久以前
,

就逐渐 走向 瓷类定 居生活
。

金史世耙和大

金圃 志对这件事 夹豁 献是 狡 为 祥 明 的 ; “ 黑水 旧

俗
,

然室庸
,

食山 水
,

坎地 梁水共上复以土
,

夏 Rlj

出随水草以 居
,

冬则 入 处 其 中
,

廷徙不 常
。

献祖

( 按可 ) 乃 徙居 海古 水
,

耕垦祝 葵
,

始筑室有 栋宇

之制
. · ·

⋯ 自此邃定居 于按出虎 水之侧 突” ( 金 史世

耙 ) 然当 时 “ 偷艇城郭
,

星 散而 居 ’ 还处 在原始 公

社 制的末期 村落 公社 的浩段
。

从游 徙到定居是 女真

族 i吐会生活 的一大分塞步
。

这一巡 步的 瘦得是 由于 女

厦 入在生奄技衍 的提 高
,

特 别是 铁制 工具 的应 用所

促使 的 “ 随朋 ( 搔可 .)
· ·

⋯教 人烧 炭谏跌
,

刽木为

器
,

制造 舟率
,

种枪五谷
,

建 造星字 ,, ( 三朝北 盟

会蝙 卷十 八 ) 但这 时的类 案耕种水干是 很低的
。

女

真 人真正达到铁制工 具和 畜力耕种的生崖陪段是在

扁古酒作遗 筛度使以 后 与泣 国 接触以 后 , 吸 收了遗

漠文化的基刁灌上完 成的
。 “

生 女 真旧 热铁
,

粼 国有

以 甲 官来旗者 短黄厚贾 ( 价 ) 以 与置 易 ⋯ ⋯ 得轶既

多 , 因 之以修 弓 ,

矢
,

备邵 械 ,

兵势稍振
,

前 后颐

例扛昔众 ” ( 个 叱世记 ) 与爱巢生 崖决展相滴应的社

会政治制度也有了 巡一 步的提高
。 “ 息古酒⋯ ⋯ 既

为潦度使 : 有官履
,

柄耙渐立炙
。 汽, ( 金 史世耙 )

社会葱济和政 治 制度的前逸
,

也推动着 女真族的向

外掇张和要求 从遗帝圃 的梳治和压迫下解放 出 来
。

筋度使五 易 而互 阿骨打
,

便 完成了 这个使 命而建立

起女真族的国家
,

这固然是 与他们 接受遗澳的文化

有阴
,

而主要的 还是 女真 族本 身重祝煌巢生 鹰
,

从

事生 崖和债扼登 展生隆的桔果
。

女真族初期 的生 崖 粗 撇 是 “ 猛 安
” “ 裸 克”

( 清朝释 为 “ 明安 ” “ 穆星 ” ) 制度
。

猛安
、

兼克

是女真杭治者建立 金朝 的 草事 制度
,

然而企金朝建
立之前

,

它却是一 种蛊巢生崖祖撇
,

而在某种程度

上有 自衡的罩事意 义
。 “ 金之初年

,

褚部之民热它

摇役
,

肚者 皆兵
,

平居 aJl 听佃徽射狐
,

奢为劳事 ;

有 矍务具11下令部 内及 遣使指 学茧征 兵
, 凡 步漪伏模 皆

取 备焉
。

其部畏曰 李荃
,

行 兵则猛安
、

裸 克 ; ⋯ ⋯

猛安者千夫畏也
,

裂 克者 百 夫 畏 也
。 ” ( 金 史兵

志 ) 这种祖撇是 女真族在原始社会共 同生崖和保护

生 崖的 吐会粗撤 的遣骸
,

它一方面反 映着 女真族社

会文 化的落后
,

另一方面却是淮行生崖 的 优 良 粗

微
,

又靓明 着女真族人 的 朴素勤劳对生崔的重砚
,

同时也藐明 了它是 女真族社会淮步的基 本 推 动 力

量
。

随着社 会的 聆展
,

陪机关 系和猛 安
、

搽克地位

的变化
,

到 后来 才逐渐脱离 生崔变成了 女真族杭治

者的 浸 略工 具
。

二
、

诚 邃侵 宋 过 程 中 猛安碟 克 户

的 军事 化

在 女真族诚遗侵宋建立金朝 国家 的初 期
,

猛安

裸克尚 未失掉它在生崖上 的 作用 , 当 时金朝毓治政

府的 收入 ,

主要 还建立在对猛安媒克声 的赋税 征收

上 “ 牛具视猛安碟克部所输 之税也
。

其制 : 每 来牛

三头为一具
,

威翰粟一石” 金 朝杭治者也注意到在

战争中俘阱人 口 ,

以补充猛 安豁 克户 的劳动力去从

事生崖
,

也注 意到分配抬耕 地牛 具去粗撇生度
。 “

天鞘七 年 ,

取燕京路
,

二 月尽徙 六 州氏族富强工技

之民于内 地
” 。 “ 凡燕 之 金 帛

、

子 女
、

职 官
、

民户

席卷而 东
,

宋朝⋯ ⋯所得者空城而 已 ( 大金圃 志卷

二 ) “ 天会六 年二 月迁洛阻
,

襄院
、

颖昌
、

汝
、

螂
、

均
、

房
、

唐
、

郡
、

陈
、

蔡 之民于河北
· ·

⋯ 乏 耕

牛者
,

抬以 官牛
, 别 委 官劝督 田 作 ⋯ ⋯” ( 金 史太

宗耙 ) 又 “ 天季能互年
,

以境 土既拓
,

⋯ ⋯途摘 猛安森

克 中民 户万余
,

使宗人 婆旗火杭之
,

屯种于泰 州 ,

踢耕牛五十” ( 同 上 害 )
,

以猛安森克 户之民 去退

行生崖推动着 女真族社会的巡步与强 盛
, 用以 作为

反侵略压迫 武装追行战争
, 又是 素臀很好 战斗力很

强的罩除
, 具有 这种生崖战斗不 不汉的优良祖撇

,

既 有可靠的径济 来源
,

又有 坚 强的革涂
,

所以它能

在诚遗与 侵宋的 初期 肺 筋脸利
,

不十 余年 便占有 黄

河南北 的大瑰土地 和入 民
。

可是 也就在这 时猛安森

克的草事性臀 一 天天加 强 起来
,

女真族人 也就从上

而下的开始了对 度美生藻 态度的搏变
。

女具杭 治者

由领淳反 种族 压迫到对 宋淮行 侵略的腾 利过程 中攫

得了 大量物查和 不少 财富
,

首先是 上詹杭治 者对生

崖和 土地以 及劳 动力的使 用 改变其 原有的 态度 ; 如

诚邃时镬得的泽 人簇 他们戍 守边疆
, , 浸宋 时所俘的

人 口 ,

遥到西夏蒙 古 交换 焉匹
,

他 们把战争看得比

生崖重要
,

就是原 来被移 徙到 所渭 内 地的 人 口 ,

也

不去 盈督粗撇
, 而 寡去享 受掠 夺来的肪富和战利品

韶



了
。

同时 山 于 女 真族占 有地 区的描 大与畏期对外淮

行战千
,

项要大量 戍 守与作 战的罩 陈
, “ 猛安” “

豁克
”

就变 为杭 治陪 叙的成且
,

而猛安森克 户之

民
,

就变为尊 事 侵略不 固生崖钝 罩事 的 消耗祖撇

了
。

这样以来
,

他 们既破坏了 本族 人民伎椒从事劳

动生 雀的 优良 傅枕 和 生崖粗撇
,

又遭踏了 邃宋 人民

的矍 田 和劳动 力
,

于是 女真侵 略者 在径 济基磁与军

事 力量
_

L就走 上其交 败 的途程
。

三
、

金朝 对黄 河 流域 簇巢生 童 的 破

坏 及 其诚亡
。

女真 人减了 北宋
,

在黄河流域建立起金朝毓治

政 权以后
, “ 虑 中原士民怀贰

” ,

女真杭治者便把

它这种 由血 族部 落所祖成而罩事化的社会集团
,

移

眺 于中原 各地
, “

自燕 以南至淮鹿之北告有 之
” 。

或 筑星于 村落朋与百 姓籍处
,

以从事对遗宋 人 民的

鲤 压
,

支持女真贵族的杭治
。

以屯 田为名把被 征服

民 族的土地财崖作 为他们 强取豪夺 的对象
,

以分赐

拾 猛安森克 户作为报酬{
,

于是 “ 刷 田拘税 ” 大肆其

对 璞类 生 彦 的破坏勾 当 ; 从熙 宗握世宗章宗先后搜

括 焉匹 数十万以配罩
,

如 “正 隆四年 韶蒲路稠 焉舒

十 六 万匹 ” ,

六 年 “ 大括天下赢 ( 麒 ) 焉
” ,

骡焉

为癸巢生恋
_

!几的主要耕 畜
, 几 十万 匹麒 焉的丧失

,

自然对 层{巢生彦是一种摧痊
。

又屋屋刷 田 ,

分赐拾

猛安森克 户 ,

魔帝正隆 十一年 “ 遣⋯ ⋯ 十一人 拘括

系官荒阴牧地⋯ ⋯ ,

盖以授所 迁之猛安森 克户 。 ”

( 腹帝耙 )
,

金世宗对 大臣税
:

,’.
· ·

⋯ 女真 人 户 自

螂 土 三四 千里移来 ⋯⋯ 若不拘刷 良田拾 之
,

久必黄

乏 ” 又靓
: “ ⋯ ⋯此 虽 称民地

,

然皆然名据
,

括为

官地有何不可 ” (金 史食货 志 )刷 田之酷
,

以至 “ 如

皇后 庄
、

太子
·

务之类
, 止以 名称便为官地

, 百 姓所

执惫脸
,

一 切不咫
”

( 同
_

卜害 ) 武 失悍卒
,

倚圃威

以为 卞
,

山东河朔
_

l: 胶 之 田 ,

民有 耕之数世 者亦以

冒 占夺乙 ” ( 元遗 山文集 ) 除此 之外权要 占地就更

为婿 人 “ 拍 合椿年 占地 八百 顷
, ⋯ ⋯以至 小 民燕地

可耕
,

徒居 山险之地 , ( 食 货志 ) 土地是寰类生崔

的主要瓷料
,

登艺犯是 封建 !吐会中社 会生彦的主要部

两
,

庚民 丧失了 土地
,

便使北 部 中圃 的登案生崖
,

几陷 于停顿
。

)吐会怒 济趋于 薰条
。

然猛安惑克 口 却

由刷 田 占地变 为刹削地租以 自供 芥的地 主惜极了
。

他们 “ 不书舔家秸
,

不令家人 寰 作
,

尽令澳 人佃蒋
,

取租而已 ” 或
“

往往以 田租人 而预收三 二 年 租 裸

者 ; 成 耕而 不耘
,

听其荒燕
。 ” 至 “ 家有 百 口 而嘟

撅一 苗老 ” 然而他们却画服款琦
,

酒竞游晏
,

藕耀

淫佚
,

悠游族 月 , 而 被征服的晨民
,

不谨丧失了联

焉和土地
,

也 丧失了身体的 自由
,

魔大地 区的北 方

食民
,

湍为猛安慈克 户的 登奴 ,

或 奴脾
,

以热俄劳

动替女真毓治老耕种土地 或放牧牛 羊
,

以供 心行钩

淫侈挥 霍
。

另外 女鲜贵族对猛安豁 克户 ,

平 时 春秋

赏抬扳捐
,

出乒则 聆抬米渗
, “ 而军需之 出 ,

Hl] 赋悦

加征 ,

有军需搔
,

免役接
,

螂 兵饺等名 日”
( 盒货

志序 ) 乃至税 及桑 皮故板
,

对遗澳 人民 的刹
.罚

,

姆

微不至
,

而对猛安巍克 户 的优待
,

唯恐有 缺
。

桔果

酷成 曙极斗争 的尖舰 和 种族仇 恨的爆费 : 大定 中乱

民 四起 “ 金代 九君
,

世宗最 餐⋯ ⋯ 然二十余年 中
,

薛反 者偏 多⋯ ⋯ 九年契丹 爱实 喇等
,

冀州 强和等俱

以惑 反伏森
。

十一年 归德府民减 安兑惑 反 伏森
。 一

十

二年 北京曹安等
, 娜 州民 李方等

,

同州 民屈立等
,

冀 北民王玻等俱以 豁 反 伏 珠
。

⋯ ⋯ 里, ( 廿二 史剧

能 ) 点储阴种族仇毅
, “ 真祷 二年

,

受代有期
, 而

中夏被兵
,

盔 贼充斥 ,

互为支党
,

众至数十万
,

攻下郡 邑 ,

官罩 不能制
,

渠帅岸然以 名号 自居
。

徽

掖地 之酷
,

睡毗种人 期 必毅而后巳 ,

若营星
、

若散

尼 侨 寓托宿
,

拿不逞阁 起 而 攻 之
,

薄胁捕影
,

不

遗余 力
,

不三二 日 ,

屠戮 浮尽 ,

热复礁类 ; 至于费

掘境墓
,

蔫 案孩骨
,

在所 悉然” ( 元遣 山 文集 )
,

在借极反 抗和 民族反 抗的 斗争中
,

而猛安碟克也成

为魔 大人民 仇秩 的对 象了
。

其后猛安豁 克 日 盆 腐

欺
, “ 乃至以 二十五 人为碟克

, 四 豁克为猛安
,

每

搽克除 旗鼓 司 火头五人 ,

任 战 者 止 十八 人 ,

不 足

成怪象伍
,

但 务存其 名而 巳 , ( 金 史兵志 ) “ 器械 既

缺
,

粮精不拾 ” 猛 安裸克变为不知兵 仗的 蠢 虫
,

而

套举 生崔也被 他们破坏殆尽
, 及 樟了招王之时

,

蒙古

内侵 “ 宣宗立而南迁
,

死徙之奈
,

所在 虚 星
,

户 口

日耗
,

覃 费 日念
,

赋傲竿重⋯ ⋯ 民不堪 命
,

率案 田

厦
,

相楷逃 去⋯ ⋯棍 山下邑
,

野然居民矣 , 艘桑生

崖的破坏
,

使苹
二
l匕魔大肥沃的良 田 变 成狐 兔 出淡的

草莽区了
。

支持金朝杭治的社会去坚衫鑫与推 护女真青

放政权的支 柱既 已 破坏
,

而民族反 抗
,

与 隋极斗争

的亘浪又 “ 方兴朱艾” ,

金 帝圃 的杭治政 权
,

便不

能袒擅推持下去了
。

四
、

桔 斋

就观金朝兴亡过程 中 “ 其始 也以 数千人 取夭下

而有余
,

其 后以 夭下 之兵
,

支 一方而不足 ” 女真族

人对 于簇攀霎生发 的重视和破坏
,

是其关键
。

诚邃侵

宋战争 的胳 利
,

是 女真族人 对 典粱生崖态度变化的

剪扳点
,

原来重砚生崖和祖擞生崔的 女真贵族
,

到

后 来变为破坏生 崖的领填者
,

原 来从事 矍粱生崔的

猛 安裸克粗撤
,

到 中原以后 变成了 遭踏与破坏 赓案



生彦的祖撇 ;原 来是勤奋才}素富于反 抗具族压迫的

罩除
,

后来变成不知兵事$Jl 削遗漠 人民的寄生曙极

了
。

既破坏了 登案生崖
,

又择尽了 社会财富 ,

井 失

去了 战 斗的 能力
。

桔果激趁了种族仇恨和嗜极矛盾

的瀑聆
,

所以蒙古 跌漪一到 女真族的痊暴枕治者便

束手待努了
。

关 放 五 姗 运 动 中 的
“

四 提 案
”

李 光 一

帝圃主 义侵 入中圃 后
,

上海 成为侵略 的书 合,

此校 明厥的是 在上海和界 内 的各种抚 治
。

租界本是

中圃 的镇土
,

而 中圃人 在租 界 内却淡有任何的 自由。

如 “
_

七海 钠税 外人 会栽
”

是 租 界内 的立法机 关
, 决

定各种法 律章 程与 砚捐
,

不受 任 何 限 制
, “ 工部

局” 是 租 界 内 的 行政 机关
, 中 圃 人的 一切 自由可以

任意 浸犯
,

交通 与市政 都归共掌握
, “ 会容 公解 ”

是租 界 内 的司法 机关 ,

不但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圃

人的特别寨判 机关
,

而 日是上海 租界 内 的 最 高 法

庭
,

中因 人的刑 事民事 案件都归其寨理
,

可以任意

判 处
,

井姆上 新机关
。

由此可知中圃人在租界 内失

去 一切 权利
,

帝圃主 义RJl 可以任 意虐待
,

但富于革

命傅毓 的中圃 人 民不厢 忍受这种 压迫
,

屡次起来反

抗
,

而建酷的 帝圃主义使 用各种办法对付
, “ 四 提

案 ” 就是 帝圃 主义禁止 中团 人民 的反 帝挂动而 又 威

肴 中圃 民族工商梁 的反 动措施
。

租界内 中圃 出版与登行的各种报撅
,

雄志及一

切 印刷 品
, 当 然有仄 对帝圃 主义的言渝

,

这种正 义

的爱圃 行动为帝圃 主义所反 对
,

便以 “ 场豁印刷附

律” 来禁 【七
。

孩律主要 内容是 “ 印刷人 及癸行人 应

至各瀚管倾事署登忍
,

如热镇事者
,

应至工部局登

昆
,

自登能之 口起
, 印刷 人应将姓名 及商 店所在 地

印于所 印之害报上 , 凡 未印有 印刷人 姓名及商店所

在 地 之印刷 品
,

燕渝何人 ,

不得聆行或傅派
。 ” ①

由 此可 知不渝是 印刷者或 赞行者的任何 印刷品都 得

事先登言巳,

耙 帝圃主 义的尤静
,

否则 就不准 出版 与

登行
,

就是 尤静 了 还得把姓名 及商店所在 地印在 印

刷品上 ,

以供 帝圃主 义 的搜查 方便
。

如果 孩律实行

了
,

中圃 人民便没有任何 言渝出版 的 自由 ,

帝圃 主

义 的一切 压迫 只有顺从不能反 抗
,

中圃民 族青座陪

极 的出版巢菠行巢
,

也值 接受帝圃主 义的支配
,

不

能有耕毫 的艘展
。

这 种压迫 中圃 人民 的附律帝圃主

义者很早就提 交拾 “ 耙税外 人 会我 ” 井欲豺渝通 过

交 工部 局执行
,

而且每 年必提此案
,

但因 中圃人 民

的 坚决反 对 与 “ 柳税 外人会栽 ” 上 之不 足 法 定 人

数
,

而朱通 过
。

帝 圃主 义不但按制上海的海 关 , 而 且管理上海

的 巧头
, 因 此 有权 征收鹅头捐

。

此 捐之 征收系根据
1 8 45年与 艾8 54年之

“

洋湮演章程
,, ,

按照 185 4年孩

章程的 现定
,

被捐之 数 目为规过海关各物价值千分

之一
。

这种 滓取引 起租 卿为中 圃工商 界者的反 对
,

工部局征收时难以 ”匾利巡行
,

帝圃主义不得巳 便交

抬 中圃 的官吏 ( 当时上海 为道台 ) 办理
,

作为帝圃

主义走狗的 中圃 官吏亦乐于 为帝圃主义服务
,

而且

可从 中食污 自肥
,

但必须按年换款若干拾工部局
,

作为礴头捐之 代价
。

这个办法实 施 数 年
,

至 1 89夕

年
,

帝 圃主义者甜 为所搂之款 谨占总收 入 百 分 之

一
·

六 五
,

未免太少 ,

又看到租界内工商类的费达

增加 捐款不成简题 ,

便欲道接征收码头捐
,

不再由

中圃 的 官吏 力
、

理
,

因此提 出办法为 “ 以后 一应砺头

捐
,

均改由海 关征收
,

以所得对 内贸易 捐款半数
,

攒 交道 台
,

作 为征收手被费
,

其余半数
,

速 同对外

贸易捐款全部分
,

均按章梭交工部局应用 , 。

②这

个办法 中圃 的官吏不敢反对
, 乃 由 “ 柳 税 外 人 会

栽 , 通 过
,

附于 “ 洋理演章程 ” 。

帝圃 主义既然 镬得

道接征收码头捐之权
,

就款 之收 人当 然随之墉多
,

如1 59 8年只 为69 , 90 0
.

夕5雨 , 而1 899年则增王 73 5
,

7

朋
.

“雨
。

③ 由此 数 目可知 中团 工商类 之 负担较 前

加 重多了
。

但 帝圃主义井不以此 为满足
,

必欲 致中

圃 民族 工商界者于死地而 后 已 ,

至1 92升乒拟将 18 54

年章程 规定礁头捐 之数 目
,

由 “ 各货物价植千分 之

一 ” ④ 增加为 “ 植 百抽五关悦百分 之三 ”

⑤
,

由 千

分 之一墉 加到 百分之 三
,

这样 鹿 大的墉加 数 日 如 果

文 现了
,

租界 内的 中因 民埃工商分吉旨必然受到 更 大

的 威膏
,

而 且难以推持下 去
, 因 此 遭到 中圃 人 民的

坚决 反对
,

又因 “ 淤砚外人 会裁 ” 的不 足 法 定 人

数
, 虽然 帝圃主义者年年提出

,

亦 未通过
。

帝圃主义为了 控制和 界 内 中阂 人开 投 的 交 易

所
,

规定必须到工部 局注 册井镇得执照
,

否Rl] 不准

营巢
。

中圃的民族工商界 者坚决 反对 这种杭治
,

故

此案 与 “ 嘴爵 印刷附律” “

绪 加 砒头捐
”

相同
,

虽

然年年 提出 ,

亦来通过
。


